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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谭谈是矿山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现实主义”是进入其文本“景观”的特殊路标。他的小说

不仅呈现了具有特色的时代景观，忠实记录了时代景观的历史变迁，还表现出对时代精神的高度认同

和积极呼应。其近作散文集《奔跑的山寨》，通过独特的文化景观，记录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发生

的巨大变化。谭谈在不同文本中塑造的文化景观，不仅是个人写作倾向的表现，也是其塑造身份认同

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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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n Tan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Mining Literature, with “realism” serving as a special marker 
for entering the “landscape”of his texts. His novels not only present a distinctive era landscape but also faithfully 
recor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at landscape, while demonstrating a high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active 
response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His recent collection of essays, The Running Fortress, through a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documents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occurring in the rural socie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shaped by Tan Tan in different texts are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his personal writing preferenc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shaping his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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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人类、历史始终处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网

络中，不同文本中所呈现的景观，承载着不同时

代文化和历史的相关信息。作为物质环境与人类

社会之间的桥梁，景观不仅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

的演化进程，而且也保留了该进程中人类活动的

基本印记。通过解析文本中景观的文化象征意义，

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在文化

传承中被赋予的角色和意义。本文研究对象谭谈，

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其作

品基于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敢于直面真实的人

性与生活。其主要作品《风雨山中路》《山野情》

等，曾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反响，他书写矿山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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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更是成为读者的精神食粮。作为矿山文学

领域的一名代表作家，其作品不仅表现出矿山文

学的基本特质，还展现了中国矿业的历史进程。

在不同创作时期，谭谈通过构建不同的文学景观，

揭示了时代文化变迁的象征性含义。细究他的作

品，不难发现，无论是塑造时代典型的文化景观，

还是描述文化景观的历史变迁，他始终选用一种

与主流话语保持紧密联系的叙事策略，其作品与

主流话语系统之间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

一、“现实主义”：进入“景观”的特

殊路标

自 1965 年凭借短篇小说《听到故事之前》踏

足文坛，谭谈的创作历程已长达 60 年。在漫长的

创作历程中，他不仅凭借《风雨山中路》和《山野情》

赢得了首届乌金奖的荣誉，还凭借长篇自传体文

学《人生路弯弯》获第四届青年读物优秀读书奖，

之后又以中篇小说《山雾散春》《你留下一支什

么歌》再获乌金奖。2022 年，谭谈新创作的散文

集《奔跑的山寨》出版，这意味着他仍然保持了

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现

实主义”始终是谭谈文本中的鲜明路标。

在《风雨山中路》开篇处，谭谈便巧妙地设置

了这样的“路标”。借此“路标”，谭谈不仅揭

示了矿山文学的基本属性，还在时间坐标下标注

了当时文化的潜在特质。小说对于岳峰这一艺术

形象出场前的铺垫，显示出矿山文学的基本底色；

在其正式出场时，小说通过详细刻画其身体上的

“伤痕”，揭示矿山工人生活的艰辛，强调他们

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这一伤疤来源于矿山，在

煤尘与鲜血的交融中，其最终融入肌肤成为一种

永久性印记——“额角上，还留有两块墨玉般的

伤疤。这是煤矿工人特有的标志。在底层深处的

夺煤战场负伤以后，煤尘嵌进伤口，和鲜血结成

一体，很难洗净。当伤口愈合以后，这煤尘就永

远留在肉里了，从此落下一块墨绿色的疤来。这

是他多年征战煤海的生活记录。”[1]3 这墨绿色的

疤痕，不仅成为煤矿工人的身体标记物，更成为

其坚韧与奉献精神品质的象征，同时也成为了矿

山文学基本景观的有机部分。在景观之外，文本

对时间背景的强调，即文中提到的“四届人大的

精神”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巧妙地将

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结合起来：“四届人大的精

神，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他的心里烧了一

把火。”[1]4 这一把火，不仅在主人公岳峰的心中

燃烧，照亮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以一种象征

性的意味，展示了矿山工人群体的精神面貌和集

体意志。同时，这火焰在展示那个时期社会文化

动态的同时，也显示出社会文化深层次结构的变

迁意味。

社会历史背景方面，谭谈不仅巧妙地添加了故

事的时空坐标，更将小说的主要情节与 1975 年第

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紧密相连。文本中提及

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发展方向，在报告中有

着详细的说明。报告中明确提到，第四个五年计划，

将于 1975 年胜利完成，工业发展的方向是“着重

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

来”[2]23，其最终目标是在“一九八○年以前，建

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和“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24-25。不管是报告中所

提到的在优秀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

到领导岗位，还是对建设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展望，这些内容都被谭谈融

入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不仅帮助设立了小说主要

的故事情节，还隐含着文本写作的基本目标。报

告中所提到的“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理想蓝图，也成为小说坚定

不移的文学想象。所以，虽然小说文本的结局算

不上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作为一个时代的尾

声，它也可以看作是新时代的序幕。崭新的时代

即将到来，英雄的意志并不会被摧折，这也成为

作者谭谈在文本结局处所发出的坚定有力的呐喊。

对于正义和道德的自信，贯穿在整个文本中。《风

雨山中路》以细腻的笔触所塑造的矿山工人的生

动形象和勾勒出的复杂纷繁的人际关系，为读者

提供了一个观察矿山工人生命意志的窗口。读者

可以借此观察“矿山”这一具有典型物质气质和

独特精神文化的复杂生态是如何运转的，以及当

其在无规则的状态下运转时，又会呈现出怎样的

状态。整体来看，作者的构思，回应了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的工业发展策略及方向，并借助小说这

一形式与之展开了深刻的对话。

在《风雨山中路》中，文本与时代标志性文



75

牛金霞：谭谈文本中“景观”研究

件进行的“对话”，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故事情节，

而是作者一种有意识的写作策略。它是创作者对

时代声音的有意识共鸣，也是其刻意选择的叙事

视角。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整个 80 年代，矿山文

学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进入了其发展的“黄

金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催生出谭谈

等诸多优秀的矿山文学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深

刻反映了矿工的生活与工作实况，多角度表现了

他们丰富的思想情感，赋予了传统矿山文学更为

丰富的叙事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

谭谈文本选用的叙事策略，紧扣时代脉络，展

示了他对矿山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对时局变幻的敏

锐洞察。他通过塑造典型的工人形象，深入探索

矿山文学的艺术空间，围绕着矿山工人的内心挣

扎和所面临的职业挑战，生动具体地描绘出中国

工业的艰难发展历程。其对笔下人物形象的刻画，

有意识地强调了“精神性”这一因素。正如谭谈

在自己的访谈录中所言，其作品无论是何种题材，

不管是何种人物形象、性格还是精神风貌，读者

都能从中看到矿山遗留的痕迹——“但无论什么

题材的作品，读者从中都能找到煤矿的影子，都

能找到与煤矿相关的人物，都能感受到我在煤矿

养成的性格和精神面貌”[3]198。

现如今，大量的矿山文学作品已为全面解读矿

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作品不仅证明了

矿山文学这一文学样式的存在，还展现了其独特

的文化特征。一些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矿山文学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将它纳入文学研究的关注

视野。这些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呈现了矿山文

学的丰富面向。正如有研究者所概述的那样，它

关系到“煤矿工人的生产劳动、生存环境、风土

人情、伦理道德、情感认同、群体规范、精神信

仰和文化特征，以及煤矿承载着的社会历史变迁

及时代情感和症候，等等”[3]9。可见，矿山文学能

衍生出的文学话题是如此的丰富。谭谈所选用的

叙事“面向”，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他通

过对某一历史时段的深刻叙述，以时间为主要切

入点，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段文化的内涵，其

创作本身也凸显出反映这一时期文化内涵的意义。

观察谭谈在《风雨山中路》所使用的创作手法，

我们能够发现，他精心选取的描述矿山文化的进

入视角与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工业发展培育

方向之间的契合，让他的文本在响应时代文化语

境的“号召”层面，对时代精神作了更为精准的

回应。这种回应不仅显示出矿山文学与那时期工

业文化在内容层面上的匹配性，更深刻反映出谭

谈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其文本对时代精

神的敏锐把握。

纵观谭谈的创作历程能够发现，他一直在通

过作品不断调整文本与时代间的对应关系。从《山

道弯弯》中刻画出“金竹”这样一个具有时代精

神和人格魅力的典型人物形象，到《风雨山中路》

中通过工人干部的典型形象进入对矿山精神的隐

性说明，再到《大山的倾诉》中以报告文学的形

式记录扶贫工作的细节，一直到他近期作品《奔

跑的山寨》中通过散文的形式记录自己旅居的体

验，他不仅细腻描绘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风景、

人文、地貌、民俗风情，还通过构建不同时代的

文化景观，为审视当代文化的特质与基本风貌提

供了新的视角。这种不断调整、变化的创作路径，

展现的正是谭谈对时代脉动的敏锐感知以及其文

化探索背后创作技艺的不断更新。

二、“奔跑的山寨”：一种独特的文化

景观

通过深入分析谭谈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通过

对《风雨山中路》的细致解读，能清晰发现，“现

实主义”精神在他笔下有着鲜明体现。在“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所提供的叙事框架中，“时间”

成为串联谭谈文本的重要纽带。基于“现实主义”

叙事方式，谭谈在不同文本中所勾勒出的时代文

化特质，与他在文本中所描绘的景观有着紧密的

联系。可以说，在谭谈的文本世界中，不同景观

的呈现，也展示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的身份

选择。

在 2022 年出版的散文集《奔跑的山寨》中，

谭谈所展示的文化景观，凸显了他作为社会发展

的见证者和旁观者对新时代的省察。该书以湖南

省龙山县的发展变迁为叙事背景，展示了中国扶

贫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并深入剖析了其意义。他

在文本中描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一片由崇山

峻岭组成的县域”，那些仍然生活在山洞中的人

们的艰难生活：“山的四周，全是悬崖峭壁。上

山的路，有如挂在山崖上的梯子，牛爬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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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山上耕田、犁地需要牛啊！村民只好从山下把

刚刚出生的牛犊，用竹筐背上山去。牛，就一生

都无法下山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着这里

的发展。”[4]269 这样的描述，不仅展现出龙山县的

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表现了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所面临的艰幸和困难。

20 多年后，谭谈重访龙山县，用自己的笔触

记录下了这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作

品中清楚表明，在党和政府调动的各方力量的支

持与帮助下，龙山县顺利实现了脱贫，广大群众

走向了富裕生活。他以“奔跑的山寨”这样一个

带有隐喻意味的文化景观对龙山进行了新的描绘：

“龙山方圆上百里的崇山峻岭间，往日的一个一

个贫困山村，如今，有如一匹匹骏马，正在共和

国致富的大道上，带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奋

力奔跑！”[4]273 这段表述不仅显示出“时间”在他

的叙事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叙事要素如何架构出

事件演进的脉络，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时代的描述

所携带的鲜明的政治色彩。

在谭谈这部记录日常生活和旅居体验的散文集

中，不同篇章都或显或隐地对政治要素进行了强

调。他描绘了国家宏观策略如何有效促进了落后

地区的物质和文化建设。如曹家村老年活动中心

的建设、伏口中学的发展、花山岭的新屋建设等，

都是乡村振兴的显著例证。此外，他还记录了娄底

湖区生态环境整治、青山里农民工创业培训中心

暨文艺广场的建设、乡村公路的铺设和乡村志愿

活动“十送乡村”活动的开展等等场景。在他笔下，

这些都是国家政策改善民众生活的鲜活证明。

在谭谈笔下，不管是对旅居生活的记录、对“家

园”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个人生活经历和文学创

作的沉思，都透露出他对时代进步的欣慰与赞赏。

他对“历史”的深刻体味，也隐含着对意识形态

引导社会发展与建设的隐性赞誉：

崛起，沉沦；沉沦，崛起，这不就是我们的历

史吗？

古老，年轻；年轻，古老，这不就是我们的世

界吗？ [4]137

以上设问语句中所包含的反思意味，不仅是谭

谈对过去创作生涯的总结与回顾、对未来的期待，

也是他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对时代精神作出的独到

理解。在这段文字描述中，我们还能看到谭谈如

何将描绘乡村历史的变迁、对都市生活经验的回

顾及旅居中的所见所闻，融入他所建构的“历史”

与“世界”的叙事框架中。在其作品中，他经常

采用的是展开特定的历史时段、截取历史横截面

的叙事方式，以此进入某一历史时段的核心时刻，

实现对该历史时段的忠实记录。在他的重要作品

《奔跑的山寨》中，谭谈就塑造了一个非常独特

的文化景观——“奔跑的山寨”。这一景观不仅

是对当下时代的散点式记录，也与当下时代文化

的基本特征有明显对应关系，同时也依旧保留了

谭谈一贯关注时代精神内核的特色。概而言之，

这一景观表现出明显的文化隐喻意味。

“景观”这一术语自 20 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

播以来，一直不断在文化建构层面获得阐释。它

不仅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其属性也

由自然属性逐步走向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融合，

成为文化建构中的关键要素，承载着不同历史时

期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同时，它还是“一种最持

久的联系（即物质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

产物”[5]1。因此，在谭谈等矿山文学作家笔下所

塑造的景观，不仅与这代人的审美习俗有关，还

承载着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能够将时代的文化

内容及文化象征意味传承下去。这些景观既是对

生活场景的记录，也描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志

性场景，其最终以作者的个性言说，展示着社会

关系的交流与互动，成为了解和感知时代变迁的

透视窗口。

显然，景观不仅承载着社会文化的流变，还对

人类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景观主动参与到文

化象征的再创造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时，它

在塑造过程中就已经融入了创作者对历史的深刻

思考与评价。这使得“景观”成为一种“时间变

化的产物”，其诚如有学者所论述，“景观围绕

在我们周围，并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方式与我们

朝夕相处、相互影响，景观构成了整个人类历史

进程的宏大背景”[5]1。基于这样的阐释，“时间”

也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质地——“历史不再发生在

时间中，而是因为时间而发生。时间凭借自身的

条件而变成了一种动态过程的和历史的力量。”[6]

可见时间并非只是作为历史发生的容器存在，同

时其还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此看来，

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所凝结出的“景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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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表征，承载着叙述历史的重

任。景观也就能够借助“历史”，创造出一个新

的诠释空间，通过“历史”来反思现实，并将过去、

现在和未来联结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谭谈在文本中所创建的“景

观”，是对“时间”这一叙事元素深入探索的结果。

无论是在矿山文学推广期塑造的景观，还是在近

作《奔跑的山寨》塑造的景观，都反映出谭谈对“历

史”的强调，特别是对不同历史时段中“当下性”

的重视。通过对“当下性”的强调，谭谈实际上

是在强化对历史的叙事。就如前文所述，“时间”

在他的文本中起着特殊的标记作用，帮助他抓取

到了一些关键的时代要素，并围绕这些时代要素

展开叙事。“历史”是不断向前演进的，“历史”

所凝结出的“景观”也在不断变化。随着时间的

推移，谭谈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从书

写矿山工人的精神品质，到记录脱贫工作的开展

过程，再到《奔跑的山寨》中塑造出充满后现代

意味的文化形象，他始终都在努力捕捉并记录历

史的关键时刻，并以“景观”的方式将之呈现出来。

他在记录当下的同时，也将一个固定时段的历史

段落与“过去”和“未来”联结起来。在他的文本中，

“景观”不仅提供了对时代变迁的记录，也成为

连接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桥梁。

“景观”又是如何以桥梁的方式联通现在、过

去和未来的呢？首先是“现在”与“过去”的连接。

谭谈通过将过去事件融入当下叙事，或是对当下

历史事件提供前景式说明，或是以对比的手法描

绘出当下的情形，让“现在”与“过去”产生密

切联系。比如在《风雨山中路》中，他便是通过

回溯历史事件，为故事的背景提供了丰富的补充

说明；在《奔跑的山寨》则是通过比较不同地域

过去与现在的面貌，来突出该区域所发生的巨大

变化。其次，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连接。

其在文本中经常表现为，当谭谈完成对当下情形

的表述时，通常也会表现他对未来的强烈信心和

美好展望。在《风雨山中路》的结尾处，他以热

烈的情感和激昂的语调，写出了“当下”与“过去”

和“未来”的连接：

这是一个时代的尾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序幕。

在这轰轰嚷嚷的喊叫声里，正孕育着一个崭新的

时代！ [1]465

在《奔跑的山寨》中，这样激昂的语调比比

皆是，将文本表述的历史时段与“未来”关联起

来的表述也非常普遍。总体来看，谭谈文本中“景

观”的呈现，不仅揭示着时代文化的基本特质，

而且以梳理历史脉络的方式，将“现在”与“过去”

和“未来”关联起来。除却在时间层面的表现，“景

观”在谭谈的文本中已成为一种融合审美、习俗

与意识形态于一体的复合系统，在构建政治和民

族身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奔跑的山寨”这

一特殊的文化景观，既借由“山寨”这一形象隐

喻中国乡村在其发展历程中稳定传承的精神内核，

又通过对“奔跑”这一动作的描绘，打通时间的

脉络，并在其中隐含着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流动

性意味。

三、“景观”：作为塑造身份认同的重

要媒介

谭谈在文本中所塑造的景观与意识形态、民族

情感及作家自身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除此之外，

这些景观还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其不仅提供了

文本的发生背景，还深度参与到文本中政治、文

化与个人身份的建构中。

有学者认为，“景观”就像文化一样，意义难

以固定且难以用精练的语言进行概述，文化中的

某一特定意象可能仅是引导我们理解更广泛意象

的线索。“景观”便是这样的意象，它不仅是一

种反映外界的辅助性线索，还是“一种心灵和情

感的建构”[7]。在谭谈的文本中，“景观”最终融

合为一种建构地缘意识、表现文化政治意味、促

进家园情感和促进身份认同的复合意象。谭谈的

文本虽然贴近主流叙事话语，但他并没有像政治

颂歌式的文本一样，只是对时代进行机械化的赞

美。与之不同的是，他在文本中对文化景观的塑

造和从中表露出的家园情感，表现出他对“政治”

和“文化”的个性化理解。基于此种“理解”，

谭谈在文本中建构精神和文化空间时，始终保持

一种“平视”视角。他没有强调自己的“作家”

身份，而是将自己视作大众中的一员。特别是在

《山道弯弯》中，谭谈选用了以情感伦理介入现

实题材的艺术处理方式，这是他基于自我身份选

用的进入艺术世界的基本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他

在创作中对“心灵”或“情感”等伦理内容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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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对金竹和二猛之间情感关系的描绘，表面

上看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则是

深入挖掘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一些社

会问题。在文本的最后，谭谈给了故事一个圆满

的结局，并表现出对时代主流精神的高度认同。

除了题材特性，《山道弯弯》中所塑造的“田

螺姑娘”般的人物形象也与时代主要的精神特质

有着明显呼应关系。这样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凝

缩的时代形象，更是一种人格美德的现代重塑。

除了《山道弯弯》，谭谈在其他文本中也表现出

对塑造精神文化的重视。不管是具有独立人格的

新时代女性形象，还是勇敢坚韧的男性形象，这

些人物的相似性在于，他们如同具有优秀共产主

义道德的雷锋一般，代表着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

美好品德。

有评论者认为，谭谈的文本除却具有自传性

特点之外，还表现出“在题材、观念、悲剧精神

与象征手法等方面的现代特征”[8]。这里所声明的

“现代特征”，与谭谈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于“异

常伦理”的偏爱也有关系。对于此种“异常伦理”

的书写，其传承传统观念的同时，也在颠覆传统

观念，因此，其最终传达的还是一种具有新时代

特色的现代观念。

在《风雨山中路》中，谭谈表现了另一种时

代品质。小说主人公岳峰作为一个矿山的领导者，

其形象近乎完美。他务实、果敢、无私且具有奉

献精神；作为矿山领导者，他不仅有着敏锐的决

断力和领导力，也重视知识的作用。可以说，他

是一个同时具有决策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理想的

工人干部形象。类似于《山道弯弯》所塑造的“田

螺姑娘”，《风雨山中路》中的岳峰，同样也是

特定时代中某个群体理想人格的化身，这个现象

基本符合谭谈对那个时代中英雄人物的基本想象。

这些理想的人物形象，承载着谭谈对艺术功用的

基本理解，其既与时代文化形成呼应，也以其精

神品质实现对社会精神的引领作用。在《山道弯弯》

的开篇，他首先呈现了在他诸多文本中所选用的

文学土壤——城乡交融地带——所具有的复合特

质：

山，青翠翠的。山顶山坳，覆盖着绿竹。山名

呢，也像这山一样秀丽、漂亮：翠竹峰。山坳间，

有两条不同时代开拓出来的路。那攀山而上的，

是古老的石板路；那曲曲弯弯的，是年轻的公路 [9]1。

在呈现此类城乡交融地带的基本特质时，谭谈

也关注到了其内部的分化，“古老的石板路”和“年

轻的公路”同时出现在这里，互相映照，并成为

彼此的参照物。同时，作为文本景观，这里的两

条路，不仅是一种客观实在，而且具有明显的象

征意味。在表现时代进步对此类艺术空间所产生

的影响外，也隐含着谭谈对精神建设的美好期待。

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矿工的妻子，

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

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他

们有一个美好的心灵 [9]206。

在他的表述中，不管是“攀山而上”的古老

的石板路，还是“曲曲弯弯”的年轻的公路，它

们在文本中都与“美好心灵”直观地连接在一起。

不管是矿山文学的命名，还是文本侧重表现的重

心，我们都能看到此类写作的共性。他笔下的景观，

并非单纯的风情展现，而是真实矿山工人的文化、

习俗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矿山文学通过对这

一城乡交融地带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基本风俗、

行为观念及其象征体系的书写，显示出一种矿山

文学志的意味。

当然，此类“文学志”只能提供对矿山生态某

一侧面的记录。矿山文学在丰富的文本中所形成

的自我辨认，虽然是通过单个的人物形象或人物

处境来表现的，但这些单个的形象最终汇集成矿

山文学的总体特征。当然，这其中还存在一个问

题，那就是如何让个人感受演变为群体性的感受，

让个人行为能够承载群体的伦理意义和价值，从

而建构出个人与群体间的有效对话。谭谈在自己

的文本中，其实也隐秘地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回答。

他专注聚焦于个人的丰富感受、观察个人命运时，

也要让个体深入参与到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与其

他生物间的伦理关系的互动中。正是在这种互动

中，他逐步建构出矿山文学的基本范畴，如日常

生活环境、劳动内容、群体关系、组织方式等等，

并最终形成了对矿山文学的整体性指认。

以个人形象标注群体特质的写作路径有时候

并不是有效的。在时代演进的过程中，群体行为

本身也会发生分化， “个人”也会分化进入到不

同的人生路径中。当这种分化发生时，谭谈在文

本中处理并过滤掉了它对时代典型心理建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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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负面影响的不安、不稳定的要素，集中放大

了主人公的个人意志。这也让谭谈的文本总是带

有一种理想化的气息。不管是对精神空间还是对

文化空间的塑造，谭谈对个人生存状况的关注，

确实注重于从聚焦个人内心感受出发，最终表现

出对积极的时代气质的显性强调。也正是在这种

积极的强调与暗示下，谭谈的创作与主流社会话

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长达 60 年的创作历程中，谭谈通过不同时

代的典型“景观”，在文学作品中搭建了一条连

接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其文本中的“景观”，

作为“人的文化选择结果”[10]，不仅提供了自然

变迁的证明，也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段人们精神世

界的变化。通过这些“景观”，谭谈展现了中国

城乡结合地带人们从贫困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

开放的过程，揭示了人们精神面貌的演变和社会

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

谭谈的文本，不仅提供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记

录，也在塑造典型时代“景观”中表现了不同时

代人们对文化身份的选择。就其最具分量的矿山

文学而言，谭谈不仅展现了矿山工人的生活和精

神世界，也表现了他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

然、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可以说，谭

谈的文本不仅是矿山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一个

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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